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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充实》》（（节选节选））

陈 旻：您认为什么是演员的充实？

蒋雯丽：演戏的现场，你的内心就是要充盈

的，这个充盈源自你对角色的理解和爱。如何才

能做到对角色的理解和爱？这需要你日常不断地

充实自己，不管是在阅读上、人生观上、价值观

上，还是在人生经历上，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高

度去理解和认识角色。

蒋雯丽回忆艺考往事

陈 旻：这种充实自己的能力，对于演员来

说是天生的，还是说要经过一种训练？

周 迅：有人天生对好多事情比较敏感，当

他一坐下来，他就会去观察，这可能也是演员的

一种职业习惯。

陈 旻：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很多时候他在

做演员之前的人生经历，就是充实自己的第一

步。两位的经历其实都非常有意思，都是从其他

职业做起的，不是说一开始就走上演员这样一条

道路，那么给你们带来这种启蒙，或者说种下表

演这颗种子的契机是什么呢？

蒋雯丽：我之前其实完全没有想过要当演

员，像周迅还学过舞蹈，我连舞蹈也没有学过。我

当时都已经工作了，在自来水厂做工人，是在做

工人期间参加了文艺会演，在会演的时候被人发

现了。对方说：“小姑娘你虽然舞蹈一看就不是专

业的，但是你挺有表现力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考

一考电影学院？”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电影学院，之前完全不知

道，那时候信息是很闭塞的，家里又没有人做文

艺工作，所以我回去就开始看《大众电影》杂志，

正好那一期登了电影学院要招生的信息。

我其实完全没有学过表演，我不知道应该怎

么演，我连小品是怎么构成的都不知道，但我就

是凭着真情实感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了。记得当

时考试，有一道题是“说说你最难忘的一件事

情”，我当时脑子里想到的是我的姥爷。上了台以

后，我其实都没有组织好要说什么话，就跟今天

一样开始说起来了。说着说着，现场就变得鸦雀

无声了，大家都把我的故事听进去了。刚才讲到

充实，因为我姥爷那个时候离开我已经有10年

了，这10年里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起这件事，所

以当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述的时候，我的

内心是非常充盈的，对他的爱、怀念，与他相处的

点滴就像画面一样出现在我眼前。我后来拍了一

部电影叫《我们天上见》，也是为了纪念我的姥

爷。

陈 旻：蒋老师在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

考官出了一个题，要做小品，叫《地震之后》？

蒋雯丽：对，当时听到老师出这个题目的时

候，我脑子里出现的是两个画面，一个画面就是

我小时候很爱看的一幅画，是德拉克洛瓦的，叫

《墓地上的孤女》，画面上是一个女孩，我记得是

半身像，她的脸被画得很大，可以看到她正张着

嘴，眼泪是含在眼睛里面的，她的背后就是墓地，

给人一种苍茫的感觉。还有一个画面就是葛丽

泰·嘉宝演的《瑞典女王》，有一个好几分钟的长

镜头，那个镜头在当时非常经典，她面无表情，但

是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非常丰富的。任何眼泪或

其他的情绪表达方式都不足以表达她的那种悲

痛、绝望。考试的时候，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时，

就借鉴了那幅画给我的灵感，抬起了头看天空。

周 迅：所以说灵感可以从各个地方来，一

个声音、一种味道、一张照片、一束阳光，这些都

是能带来灵感的东西。

蒋雯丽：其实我之前没有做任何功课，但是

我考完那一天真是觉得太痛快了，我长这么大，

觉得从来没有一天能够那么淋漓尽致地把自己

表达一次。我经历过的所有的东西，比如亲人的

离世、我读过的书、看过的画、听过的音乐，我有

限的人生经历，甚至是我在自来水厂工作的那些

经历，在那一天就全都汇集到一起了。所以我觉

得那天其实是我上的最好的一堂课，因为我不知

道该怎么演，但我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感官。

陈 旻：周迅小时候就是在电影院长大的

吧？

周 迅：对，从妈妈抱着我的时候，我就已经

开始接触电影了。我那会儿就住在电影院，爸爸

在那边放电影，我们就住在另一边，我爬过去就

能看电影。所以我的一部分表演天赋跟我小时候

的成长经历很有关，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电影的

氛围里。我刚开始做演员就“会”表演，现在回想

起来，其实都是对小时候看的电影里别人表演的

复制。

处女作往往青涩，但情感真挚

陈 旻：1991年的时候，周迅也迎来了自己

的处女作，是谢铁骊导演的《古墓荒斋》，你还记得

那个时候演小狐仙，是怎么去准备这个角色的吗？

周 迅：我其实是在模仿自己记忆里类似的

电影情节，因为我看了这么多的电影，我大概知

道演到这个地方要掉眼泪，那个地方不用。那时

候我的眼珠一直在动，和我搭戏的人根本没法锁

定我的视线。而且那是我出演的第一部戏，说话

老是结巴，所以那时候我的注意力，全在克制自

己说台词的时候不要结巴上。

陈 旻：如果说你最开始演戏是一种复制，

因为小时候看了那么多的角色，那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你觉得自己的表演不再是一种复制了？

周 迅：我刚开始演戏的时候，不是出于喜

欢，只是觉得很好奇，而且我可以通过演戏养活

我自己。我一开始演的角色都不是很复杂，比如

太平公主就是很俏皮开朗的性格，后来我演了

《橘子红了》，里面的角色性格比较压抑，我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对表演有了兴趣。还有一个原因

是，我最开始接触的几次表演都是在一个非常好

的环境里，我现在非常感恩那一段时间，让我接

受到比较正确的有关表演方式的指导，也加深了

对表演环境的理解，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那个时候，李少红导演就跟我说，“你就只

管好好演戏，别的什么都不用管”。我就真的只好

好演戏，什么都不管了。我从1997年开始就几乎

没有停下来过，从一个剧组再到另一个剧组。

陈 旻：其间没有停过吗？

周 迅：基本没有停过。到了最近这三四年，

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为到了这个年

纪，我还完全不懂生活。有时候拍完戏，在家里醒

来我就只能一天干坐在沙发上，也不知道自己要

干什么，因为没有人说“Action（开始）”，没有戏

拍，会觉得自己很无聊。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其实

我的生活，就是演员的生活。

陈 旻：蒋老师的第一部作品是《悬崖百

合》？

蒋雯丽：对，当我去演的时候，我觉得我什么

都不会！周迅以前有每天在电影院看片子的经

历，还可以借鉴某个演员，而我就是蒙着演完的。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哭不出来，

我觉得能哭的演员都特别优秀，他们有感情的爆

发。其他地方我觉得都好演，因为那个时候我还

理解不到人物的层次和深度，但是一演到感情

戏，就要情感饱满，要哭得出来。我是越紧张就越

哭不出来，而且一到感情戏，导演就对全组的人

说“大家都安静了，现在是演员的激情戏”，一说

这句话我就完蛋了，我就开始想我的亲人什么

的，还想我妈妈送我去火车站的时候跟着车跑的

情景。真的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我

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不懂得表演，但是其实那个时

候的表演是最好的了，现在演戏，我再也没有那

个时候的青涩了。不懂的时候，是懵懵懂懂的，再

让我演苏珊老师我也演不出来了，因为我已经知

道了自己应该怎么演了，但是身上最本能最直接

的东西已经没有了。

陈 旻：特别想问两位一个问题，你们有没

有回过头来看自己演的处女作？

周 迅：我第一次看银幕上的自己，是捂着

脸看的，感觉很别扭。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去山东

淄博做宣传，我跟导演一起坐在第一排，我根本

不敢看银幕。

蒋雯丽：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我的电影，

当时是放胶片，所以影片洗完了以后全组都要来

看，找出问题，如果有问题还要补拍。当时就一个

机器，大家租了个电影院，在电影院里一起看，我

也跟周迅一样不敢看。我就在想：“这是我吗？这

是栗原小卷吧？”那个时候我看过很多日本电影，

就看着银幕说这个像谁、那个像谁，没有一个觉

得是自己的。最后导演在旁边说：“这是你好吧？

在想什么呢！”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完全不

能接受。

无表演的表演是表演的最高境界

蒋雯丽：我们刚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

讲，无表演的表演是表演的最高境界。老师给我

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包括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的

高仓健，大家都很喜欢他，老师就说：“你看他的

那张脸，他没有任何表演痕迹，但是涵盖了很多

内容。”就是说不要过度地去表演，要给观众留出

想象的空间。

周 迅：那你是怎么准备角色的呢？

蒋雯丽：我以前有在剧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东

西的习惯，包括一些台词的处理，或者是表演中

要做的一些动作我都会写在上面。演《牵手》的时

候，我还写了人物小传，我没有写角色在这个故

事里发生的事情，我写的是故事发生前的事情，

就是她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之类，我会给她编

故事。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突然觉得这样表演痕

迹太明显了，设计太刻意了，就开始慢慢调整自

己，觉得不应该那么去设计，不要事先去想太多，

更多的是凭自己的直觉去演。演员首先需要找到

角色的合理性，再去思考人物的设置上面能不能

再丰满一点，有些时候人物设置会有点单一，那

我就想能不能给她再丰富一点性格方面的东西。

然后真的到了片场拍戏的时候我就不再想了，就

按之前想好的来演。

如何诠释颠覆性的角色

陈 旻：有人总结过你们演的一些角色，觉

得周迅的角色是偏冷色调的，蒋老师的角色是偏

暖色调的，你们同意大家的这种定义吗？

蒋雯丽：演员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

一个角色演成功了以后，后面大家找你饰演的都

是跟这个角色相近的。演员都希望能够突破自

己，希望能够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做演员有时

候特别被动，永远在家里等待着人家来找你，找

你演的角色你又不见得会喜欢，可是你喜欢的角

色又不见得能演得到，所以这是一份永远在等待

的很焦虑的工作。

陈 旻：感觉现在市场上给女性留的颠覆性

角色并不是特别多，《立春》对蒋老师来说是一个

突破。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那个角色您最开始

的时候难道不是拒绝的吗？

蒋雯丽：其实这个剧本刚拿到的时候，不是

打算让我演的，但是我看到这个本子以后太喜欢

这个角色了，后来他们说我不能穿上胖袄，我说

其实我可以改变外形去贴合这个角色，但是当我

真的发胖的时候，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把

自己吃到胖了30斤，走路都会摔跤，再戴上龅

牙，脸上每天点上那些坑，当我变成那个样子的

时候，往那一站就是王彩玲这个人。那段时间我

儿子也在剧组，每天晚上我带他散步，平时他都

不叫我妈妈，叫我王彩玲，因为他不觉得我是他

妈妈，而是王彩玲。

陈 旻：那部戏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蒋雯丽：作为一个演员，我一直希望自己去

攀登山峰，在表演的道路上艰难爬行，我觉得自

己离终点还很遥远，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真正

感受到了往前爬行和往上攀登的过程。因为你要

真的去变胖，要真的去付出实际努力，这些是一

个演员应该做到的。

陈 旻：周迅也看过《立春》对吧？如果让你

演彩玲那个角色，你会怎么演？

周 迅：那也要先吃胖些才知道。我拍《如懿

传》的时候，留不留指甲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我提

前跟剧组要了指套戴着，所以这部戏开拍之前的

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是戴着指套的。

如何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准备角色？

陈 旻：蒋老师准备王彩玲这个角色时短时

间内增肥了30斤，但是这需要一个准备周期。现

在的制作周期没有那么长，很多年轻演员没有那

样丰富的人生阅历，那么他们应该如何有效地去

准备一个角色？

蒋雯丽：我曾经演过一个在鱼市场卖鱼的，

在开拍前我就在凌晨4点钟到码头的市场，去看

看真正卖鱼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在这么多人

里面找与我出演角色相似的人，就看到了一个女

人。我发现她在右耳的上方夹了一支圆珠笔，那

么大一个包往肩上一背，卸下来后特别开心，她

记账也是直接从耳边拿过笔就记在胳膊上，她都

没有纸，然后还和称重的人打情骂俏。我就把从

她身上看到的这些特点赶紧记下来，因为要演一

个跟自己特别远的角色时，你没有这样的生活体

验，就要真的到角色生活的环境里头去，你会找

到很多你需要的素材。

我们刚才在讲《橘子红了》和《大明宫词》，周

迅说当她一穿上衣服就找到人物的感觉了。现在

我们拍戏，一般都不会有很长的时间给你试妆。但

从前拍戏的时候剧组都可认真了，一个角色会给

你试妆一整天，哪怕演一个配角都会认认真真地

试妆。其实试妆的过程也是去找人物感觉的过程。

陈 旻：周迅的建议呢？

周 迅：我的建议就是先挑剧本。当然我知

道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到，但是也要尽量地去找到

一个好的剧本，打好基础。

除了外形，演员更重要的是内心
的丰富、情感的丰富。大家如果只欣
赏你的外表，这种欣赏不会延续很长
时间，所以做演员是很残酷的事情。
我记得斯琴高娃老师曾经说：“演员
在镜头前已经把自己的心血淋淋地
捧出来，剥离给大家看了。”我在演戏
的时候是完全敞开的，我不能把自己

“含”着，如果我“含”着就演不出来
了，演完一些戏，人都会虚脱了一样，
因为我在用真实的心去面对观众，打
动观众。时间就是一把刀，它虽然在
你脸上刻下了痕迹，但是它在你心里
刻下的痕迹，会让你对人物、对作品、
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

——蒋雯丽

蒋雯丽在《立春》中饰演音乐女教师王彩玲

虽然，中国电影并没有像美国电影那样，经

历早期明星制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不可否认的

是，早在1949年之前，电影明星在中国电影之中

就已然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早期

电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阮玲玉、周璇、胡

蝶、王丹凤、李丽华、陈云尚等等，一大批早期电

影中的明星，不仅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贡献，更在电影之外，对包括时装

服饰、流行歌曲等流行文化样式及其审美价值导

向，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推动性效应。周璇在《马路

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时至今日，甚至依然受

到众多电影观众的喜爱。与此同时，在包括《良

友》等一些早期时尚与综合画报之中，可以十分

清晰地看到，早期电影明星中西杂糅的时尚造

型，对那一时期以老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

在流行文化层面所具有的引领性效应。

在改革开放之后，电影、电影明星与时尚流

行文化等相关概念，在市场经济观念的推动下，

彼此之间迅速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既互为联系

又互为建构的发展格局，由此也很快在社会大众

之中产生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一部国产

影片《街上流行红裙子》（1984）在国内院线上

映，这也是国产影片第一次直接以时装为主要题

材元素，将时尚流行概念融入到电影叙事表达之

中。影片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纺织厂的一群青年

女工的生活变化为主线，借助“红裙子”这一服饰

符号，聚焦时代变革过程中，社会群体基于个体

价值与精神信仰层面的一系列转变，建构起整体

叙事脉络。或许在今天的观众看来，无论是影片

的叙事手段，还是流行文化的关照视点，已不再

具有任何的吸引魅力，但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

而言，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对于80年代之

后，才刚刚恢复拥有诸如口红之类化妆品的年轻

的中国女性而言，这部影片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质

与文化内涵，显然已超越了影片本身。并且，影片

中扮演女主人公的，那些穿着漂亮红裙子的赵静

和姜黎黎等女演员，都是80年代出现在《大众电

影》封面的“电影明星”，在当时享有较高的社会

知名度。正是基于此，据说影片上映之后，那条具

有代表性的“红裙子”立刻成为一种时尚的潮流，

成为许多年轻女性“欲望”的对象，而这一现象背

后所隐含着的，恰恰是对全民“灰黄蓝”时代的一

种集体文化的反思。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电影明星及其商

业价值的观念认知，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

内，实际上也经历了观念冲突与磨合的过程。一

方面，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以《大众电影》为主要

代表的，一些在当时大众文化领域较为流行的电

影杂志，每一期都是以一位当时有一定知名度

的，诸如陈冲、李秀明、张金玲、洪学敏、姜黎黎、

赵娜、刘晓庆、斯琴高娃等等电影明星的时尚照

片作为封面和封底，对于形塑电影明星的社会影

响力，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传播效应。而在另一方

面，与电影杂志相比，这一时期大多影片开场的

字幕列表，则显得更为“保守”，甚至缺少基于电

影明星的商业意识。与之相对的，当下几乎每一

部中国电影的开场字幕列表之中，都会在显赫的

位置标明某某明星领衔主演等等字样，这似乎已

成为一种惯例，从中也显现出明星的商业品牌价

值之所在，并且，这种商业品牌意识早已为社会

大众所接受。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与新中国成立

后的这段时间之中，电影字幕中的大多演员表，都

是按姓氏笔画，或者是按照演员的出场顺序进行

排列的。虽然也注明有哪些演员参加演出，但极少

有某某演员领衔主演的列表形式。这种忽略明星

商业品牌价值的观念和做法，甚至延续至改革开

放后的几年之中。比如，在1981年上映的，由赵焕

章执导的影片《喜迎门》之中，演员列表是以出场

先后进行排列的，主要演员在列表之中并未具有

任何的优先地位。而1982年，在由谢晋执导的影

片《牧马人》之中，演员列表则更是被放置在影片

结尾之后，虽然在列表之中，两位主要演员丛珊

和朱时茂，都被有意识地标注在所有参加演出的

演员之前，但是，并未有“领衔主演”的标注字样。

诸如此类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统购统销的电影运作机制，导致电

影机构缺乏必要的市场意识，同时，影片的票房

收益也并不会对制片机构的生存造成任何影响；

而在另一方面，与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

价值导向不可分割。

曾经有许多电影研究者，试图对电影明星在

一部影片的市场收益层面的受众影响，进行一种

精确化的研究，“像华莱士等论者（Wallace）就

用相当复杂的计算方法分析各种影响电影利润

的因素……他们的计算结果是：影星为热门电影

带来的收入约占电影总收入的22%。”虽然，华莱

士等人的这一研究结果，是以具体的量化数据得

以显现，但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不得而

知，并且，对于不同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电影观

众而言，显而易见，其中所蕴含的影响因素及其

权重关系也各不相同，因此，这一结果本身的准

确性值得商榷。但是，作为一种参照数据，这一研

究结果依然具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

电影明星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力是由多重因素

所决定的。这其中，各种媒介机构所具有的主导

性作用不容忽视，正如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所指出的，“一个明星形象在文化中的塑

造，包含了无数媒体和环境对他或她的呈现：影

迷杂志与主流新闻媒体、电视报道和人物传记、

许多电影里的表演、访谈、传闻以及各种场合的

出席。”

然而，格雷姆·特纳指出，“如果我们要讨论

一部影片的意义，就要避免把角色看做是明星隐

没自我的容器这种源自文学的观念。”也即是说，

电影明星自身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与社会层面的

意义蕴含，以及这种意义对角色诠释的作用，实

际上是创作者必须要慎重思考的问题。正因为如

此，“选择演员有时可能是电影制作者塑造角色

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选择一个正确的演员能够发

挥特定明星的所有意义，并投射到银幕上呈现的

角色身上。”这其中所关涉的重要问题，即是电影

观众对明星的认同关系及其所饰演角色类型的

心理期待。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谈到的，明星作为电影

机构的一种基于商业化的产业运作机制，一种电

影机构、媒介与观众共同建构的产物，所产生的

经济与社会收益不仅仅作用于电影机构本身，而

是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更多不可预见

的社会效应，甚或是经济收益。这其中，电影、电

影明星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值得思考和

分析。正如电影研究者所指出的，“流行文化特有

的快感，它们都（潜在地）影响着观众观看一部影

片的决策以及在观看时他们需要影片中的什么

因素。这些都是社会与文化的快感，被个体获取，

为他们自己所用，但并不会每个个体都如此。它

们也是与流行文化中的其他社会实践相联系的

快感，因而揭示出电影的社会实践是如何包含在

其他的实践以及其他意义系统之中。”

明星与观众明星与观众：：机构运作的社会机构运作的社会““溢出效应溢出效应””
□孙承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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